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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rector Zhong Menghong abandoned the grand narrative of family and country and focused on the family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Show the family emotions and mental state of ordinary people with a "cold, deep and even dark" film 

style.《A Sun》continues the theme of "family", mainly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son's loss of self-awareness due to the 

morbidity of the family and the lack of parental existence, which eventually turned into a family trage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this article extends from parents' neglect of duty and personal loss to the widespread 

family predicament and personal spiritual crisis 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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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导演钟孟宏抛弃了宏大的家国叙事，将镜头聚焦在庶民的家庭生活。用“冷峻、深沉甚至黑暗性”的电影风格

去展现普通庶民的家庭情感和精神状态。电影《阳光普照》延续了“家庭”这一主题，主要讲述了因家庭的病

态和父母存在的缺失造就儿子自我意识的迷失，最终沦落为家庭悲剧的故事。本文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出发，

从父母的失职、个人的迷失引申到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家庭困境和个人精神危机。 

关键词：精神分析；自我意识；镜像理论；家庭悲剧 
 

1.前言 

2019 年上映的《阳光普照》是台湾资深导演钟孟

宏一人承担导演、编剧、摄影多个职位，具备鲜明个

人特色的现实主义影片。在台湾电影经历了健康写实

主义、后电影时期和新电影运动后，摒弃了家国的宏

大叙事从而转向个体，与台湾其他新生代导演不同的

是，钟孟宏导演不是展现底层人员在现代化的背景下

的失语和无力感而是以普通庶民的真实生活和精神

世界作为叙事内容，揭示出当下人们的生存困境、家

庭情感问题以及精神危机。 

《阳光普照》讲述的是一个家庭悲剧的故事，英

文名叫做 《A Sun》和“A Son”同音，暗示了影片的

发展走向。大儿子无法承受父亲极度的爱选择终身

“阴影”。最终达到阿文口中：我只有一个儿子。影片

剧情叙事平稳，正是在这种平稳的叙事下，以大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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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杀和父亲为换取家庭的正常而残忍杀死“他者”

成为影片最具有冲击力的情节点。对《阳光普照》家

庭人物的精神分析主要是通过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

和拉康的镜像理论，由此表现阿文一家的精神状况、

家庭情感和影片映射的现实生活的困境。 

2.家庭的病态与父母存在的缺失 

“家庭”在台湾电影中是持续不断的、值得探究

的话题。家庭作为一个载体，能够见证了社会历史的

变迁。家庭是最小的单位，以小家切入大主题。

李·R·波布克曾指出：“毫无疑问,当代的大导演们在

不断丰富他们的作品,扩大自己的兴趣范围。但从总

体来看,他们每个人在素材、主题的选择上都显示出

来某种一贯性。”
[1]
钟孟宏导演的作品虽然屈指可数，

却足以彰显出导演的创作水准。《阳光普照》是继《停

车》、《张第四画》、《失魂》、《一路顺风》之后的第五

部影片，延续了“家庭”这一主题，虽然每个家庭支

离破碎的原因不同，无异乎是在病态的家庭中成长，

一直追寻“幸福圆满”最终却以此消彼长，以支离破

碎而告终。 

父子关系在台湾电影中是一直被热议的话题，

“父亲”从传统社会以来都占有主导地位，他是一家

之主、权利和权威的象征。随着时代的改变，父亲作

为权利的形象逐渐被消解或解构。钟孟宏导演既不同

于像王童的《稻草人》、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杨德

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父亲的缺席或失语”，

也不同于以现代女性为主的女性导演殷若昕的《我的

姐姐》、新人导演许承杰的《孤味》中的父亲，钟孟宏

影片中的父亲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女性则是被边缘化

处理或者处于“失声”的境遇。虽然父亲在影片中处

于主导地位，但导演又将父子的关系放置在一种陌生

化的关系下。影片《阳光普照》中的父亲非常地务实、

冷漠、性格自私以及传统的父权压榨都一一体现出来。

电影之初就交代了异于常人的父子关系，阿和因犯事

判刑，身为其父却拒绝出庭为儿子求情，更加出乎意

料的是父亲迫不得已出现在少年庭审现场时候，坚定

地要求法官将儿子关到死永远不要出来。面对父亲的

恶语相向，阿和泪流满面却毫无表情，这一巨大反差

无疑是父子关系甚至家庭情感的分裂。在这里的父亲

仿佛把儿子关起来就能够获得解脱，实现他口中：我

只有一个儿子。 

1895 年，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研究》首次提出

精神分析学的概念，在相同的一年，卢米埃尔兄弟公

放的影像为我们迎来了电影艺术。二者的缘分由此结

起。自从精神分析学引申到电影之后，二者相互渗透

不断发展。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梦与意识的

理论在全国各地和多个学科广泛引用。其中释梦理论

能够更好地展示《阳光普照》中父亲阿文的精神状态。 

影片中的父亲是极其自私的，给予两个儿子的爱

不是平等的。对阳光帅气、成绩优异的大儿子阿豪给

予厚望，每年都会送“掌握方向，把握人生”的驾校

笔记本。这是阿文的人生格言同时也希望儿子能够做

到。父亲对阿豪“小心翼翼”“满满关怀”，正是这份

沉淀、过于厚望的爱让阿豪没有喘息的“阴影”，“只

能像阳光一样，不断照亮”。在父亲眼里的阿豪是完

美无缺的没有任何瑕疵的，“父爱如山”是阿豪身心

无法承受的，最终选择终身抵达阴影处。与之相对的

是一直生活阴影下的阿和，父亲没有一点的关心甚至

厌恶，逢人问起从始至终只承认一个优秀的儿子。甚

至在家中对妻子说你儿子我不管。极端的肯定和否定

都是错误的，物极必反这是不变的定律。     

父亲态度的转变是源于阿豪走后的一场梦。弗洛

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实现或欲望的达成。而构成梦境

的基本材料是身体的刺激、白日残余和梦思维。而梦

思维则是在梦中以“化妆”的形态出现的创伤场景和

愿望。
[2]
在《阳光普照》中阿文的梦是冷峻影像下的

一抹温情，十分揪心。梦中的阿豪还是一如既往的温

暖阳光，但是阿文意识到儿子已经不存在了。《无声

告白》这本书提到：“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脱离他人

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在父亲的梦中阿豪没有

陪伴父亲一起走回家的路，而是选择了自己的一条道

路。梦是阿文愿望的达成，将自己潜意识里对孩子的

亏欠在梦中得到释然，梦是父子二人首次达到心理共

鸣也是与自己内心的和解：承认阿和。 

 在钟孟宏的影片中父亲处于家庭的主导地位，

母亲则被边缘化或者缺席的方式出现。母亲这一角色

在家庭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俄狄浦斯情结正是儿

童早期经历人格的作用以及儿童认识自我的重要原

因，母亲的失职会造成孩子心理创伤以及家庭悲剧。

琴姐像传统的中国母亲一样，有着隐忍和独自承担两

种品性。面对丈夫对儿子的恶言相对以及极度否认，

只能默默地毫无反抗的说上几句。缺少日常的关注，

缺席孩子的成长。在大儿子自杀后，一度不敢相信，

甚至连阿豪好几日不在学校还得从同学的口中了解

到。在介绍小儿子的时候只知道打架却不知为何，甚

至连童年时期阿和学会自行车都一无所知。琴姐是一

位失职的母亲也是失职的妻子，丈夫多日彻夜未归也

全然不知，正是她隐忍纵容了阿文，成为整个家庭悲

剧的间接杀手。通过影片我们发现父母的失职不仅仅

导致家庭的病态，最终还会演变成家庭悲剧。  

 3.个体自我意识的迷失与觉醒 

拉康的镜像理论提到婴儿的 6-18 个月是个体生

命史、主体的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镜

子前的孩子能够把自己的镜像认成他人逐渐到认识

到镜中的自己，这其中就包含了双重误识：通过镜像

把自己指认成其他孩子，“自我”并不是真正的自己

而是“他者”，而能够指认自我时，把光影幻想当成了

真实。混淆了真实的和虚构的。在形成自我建构的过

程中必须依靠“他者”，通过“他者”逐渐形成自我，

这其中包含镜像中幻想的自我、异化和重构。通过《阳

光普照》影片来反观当今少年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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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狗十三》中李玩在狗身上找到了自己“被

丢弃”的影子,构成了一种同化的镜像关系;电影《维

诺妮卡的双重生命》中素不相识的波维与法维,通过

心灵感性构成了自我认同镜像关系
[3]
。电影《孤味》

中三位女儿都是在母亲林秀英的“镜像”照映下逐渐

形成自我意识的。而电影《阳光普照》将视角放在了

三位少年身上，其中的小儿子阿和正是在“他者”—

—阿豪和菜头的映射下从自我意识的迷失到觉醒的

过程。阿和的成长故事恰恰符合拉康的镜像理论，而

且印证了主体意识建构的整个过程。 

3.1 阿和的“他者”——菜头 

父母的失职一直让阿和终日生活在哥哥阿豪的

阴影下，所有的关爱、寄托都与自己无关，对父亲怨

恨结下，知道他们喜欢品学兼优、阳光帅气的阿豪，

自己就大家斗殴、偷自行车走向小混混的道路。当被

人欺凌时找到自己仰仗的“他者”——菜头，他将社

会这面大镜子里的“自我”当成“他者”，这时候的阿

和就像婴儿一样对社会完全不知，以为菜头是自己，

不断 地靠近“他者”，并作出迷恋顺从菜头的举动，

恰不知这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把自己的幻想当成了真

实。 

这一幻想真正破碎的时候是两人因伤害他人要

进行法律的制裁，在少年庭审现场阿和失去了依附

“他者”的做法，反而将责任全盘推脱。在保育院呆

了三年之后，阿和已经有了自我意识，不想终日生活

阴影下，想奔向阳光地带，不料菜头出来后因为自己

没有看望他就一直找“麻烦”，原本就想打工赚钱养

家成为家庭的“阳光”，又因为愧于菜头不得不答应

菜头“不合法”的要求。一方面想终日走向阳光，另

一方面不断的“麻烦”的缠身，让阿和与“他者”的

镜像彻底撕裂，他想摆脱却又无能为力。 

3.2 阿和的“他者”——阿豪 

“镜像不只是在婴儿时期发挥作用，作为他者，

它对人类自我的塑造贯穿人生的始终。由于自我本质

上内在的缺失，它需要外在的他者不断地充实和确认

自己。”
[4]
作为阿和的对立面阿豪，一个帅气阳光、品

学兼优的男孩，阿豪从小到大都很好，对所有人都很

温暖处处为别人着想，但是他从没有为自己而活。父

亲把原本属于弟弟的“阳光”强加于阿豪，片中阿豪

最经典的内心独白：“我也好希望有一些阴影可以躲

起来。但是我环顾四周，不只是这些动物有阴影可以

躲，包括你，我弟甚至司马光都可以找到一个阴影的

角落。可是我没有，我没有水缸，没有暗处，只有阳

光。24 小时从不间断，明亮温暖，阳光普照。”阿豪

希望像弟弟一样可以有自己的阴影处，殊不知弟弟也

渴望像自己一样“阳光普照”，哥哥就是自己心中完

美的“他者”，在得知哥哥离世的时候阿和说：哥哥什

么都好，他总是为身边的着想，好像把所有的好都给

别人，我们却不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所想，他就像太阳

他不允许自己休息，他不愿意让身边的人失望，所以

他永远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最终他撑不住了，做了

一生中唯一一件错的事情。哥哥的去世让阿和意识到

自己必须撑起整个家庭，因此他努力向哥哥的方向靠

近，但是此时的阿和没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对“他

者”的完美形象崇拜至极，自己一直苦苦追求的自我，

却总是以“他者”的形象存在，慢慢活成另一个人的

样子。 

3.3 阿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拉康曾在《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

中提到 ：“镜子阶段不仅是一个发展中的时刻，它有

着范例的作用，显示了主体与他的形象之间的关系，

它是自我的本相。”
[5]
之前阿和一直生活在菜头以及

阿豪的镜像之间不断转变。原本从保育院出来后阿和

已经有了自我意识，但被“阳光和阴影”所困。直到

得知菜头死后，阿和被黑社会上的人连钱带人扔在高

架桥上，这一刻他终于“释放”，他肆无忌惮、尽情地

奔跑不用再依附于他人，真正做回自我，也是这一刻

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正视阴影面，并与之和解。这样既

不会像阿豪一样被阳光灼伤也不会沦落为菜头的下

场，二者兼容并蓄找到平衡点才是最好的方式。阿和

在“他者”的镜像下从个体意识的迷失到觉醒完成成

长。 

4.以家庭情感的冷漠与缺失映照社会现实 

“家庭”和“精神焦虑”一直是钟孟宏影片表达

的主题，从家庭情感的冷漠与缺失折射出台湾社会的

生存现状、普遍存在的家庭困境和每个家庭人员的精

神危机。同时也通过“家庭”这个单元来阐释“父与

子”之间情感关系的救赎。在钟孟宏的影片中都被“精

神焦虑”所困，这正是导演想要表达的整个现代社会

都无法规避的一种病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台

湾电影对城市文明的剖析、思考和批判，大多数是从

对后工业化的社会中日益严重的人的异化现象的揭

示这一角度切入的。人的异化成为 90 年代以来台湾

电影最重要的叙事主题之一。
[6]
 

在钟孟宏电影中擅长于表现人们精神的迷失和

游离。如《失魂》中的主角阿川杀掉自己的亲姐姐以

及为了掩盖而儿子杀了女儿将其女婿杀掉的王伯伯

都是以一种精神的游离活着。《停车》、《一路顺风》也

都展现了当下普遍的精神危机。《规训与惩罚》里提

到：“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这也揭示了当今

社会的病态不在于身体而是精神上的。通过精神的打

压让人无法找到自我。这也是钟孟宏对台湾社会人们

普遍存在精神危机的思考。 

像影片中的阿文看似盛气凌人、冷酷无情实际上

像传统中国家庭中的父亲一样，只是不善于表达是呆

板、笨拙的表现。希望大儿子“望子成龙”，每年送给

送给儿子带有箴言的“把握时间，掌握未来”的笔记

本，阿文把所有的阳光都给了阿豪却从不问阿豪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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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崭新的笔记本永远放在了

抽屉的一角。钟孟宏说：“我们永远无法看出人的内

心，纵使亲近如父母，却也没办法完全了解孩子。”等

到阿文醒悟时，想要和小儿子和解却只能去儿子打工

的便利店，想对儿子施加帮助和关心却以偷偷跟踪的

方式，甚至在得知儿子遇到麻烦之后选择暴力的方式

去解决，这都是中国传统父亲的形象，用行动来弥补

在语言上的表达。权威型教养建立在对孩子尊重和理

解的基础上，家长虽严格但民主，会适当限制孩子行

为，也会表现出对孩子的爱，孩子有很强的自信和把

控力，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7]
这种教育方式正是阿文

所缺失的。 

自私自利、父权制的父亲阿文，隐忍纵容、缺失

话语权的母亲阿琴，阳光与阴暗的大儿子阿豪，懦弱

与担当的阿和，看上去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但实际上

通过家庭这个小单元的真实状况来反映整个社会存

在的精神危机。 

5.结论 

钟孟宏导演抛弃了宏大的家国叙事将视角放在

了庶民身上，在冷峻黑色的影像风格下通过普通家庭

的真实故事，以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展现中国式家庭成

员之间的冷漠与疏离，以及探讨中国传统父权制下的

“父子关系”。家庭的病态、父母的失职和家庭成员

的精神危机皆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家庭困境。通过影

像观众直观自身找到问题所在。影片所呈现的不仅仅

是家庭之间的冷漠更是对社会精神危机的关注与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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